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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前在乡下插队，生产队一年
只在重要农事的时候杀猪，知青食堂也
就跟着加餐，焖一大锅红烧肉，一人一
勺。我们一块下乡的几个同学不在一
个生产队，各个队杀猪不见得都在同一
天，这样，只要哪个队杀了猪，就把在其
他队的兄弟姐妹找来“打牙祭”，就那一
勺红烧肉，熬上一堆白菜萝卜土豆，大
土碗倒满乡下的土烧酒，一伙人胡吃海
喝，手舞足蹈，高歌大哭，直到七颠八
倒，尽兴而归。

后来回城，各奔前程，有的过得好，
有的过得差，起初还有些走动，渐渐就
按境况的分别有了亲疏。过得好的隔
三差五见面，手上有了签单权的就成为
召集人，用公款请客。酒菜自与当年有
云泥之别。但次数多了，大家就习以
为常，每回赴宴都像是例行公事，全
没有当年在乡下的渴望和兴奋。有时
候还惹出一些异样的情绪。有一次因为一个什么

“重大理由”——这样的理由其实永远不缺——召
集人把饭局设在市里最有名、收费也最吓人的一家
豪华酒楼，酒菜一上来，一个同学的妻子连连咋舌，
那同学暗中扯她一把，嘀咕说，这有什么，还不是吃
共产党的！这话声音很小，但一桌子人还是听清楚
了。召集人脸色自然有点挂不住。众人就打哈哈

说，这话糙理不糙，外国有个加拿大，
中国有个大家拿吗。照样推杯换盏，
饕餮不休。但不论怎样的酒足饭饱，
终是吃不出几十年前一勺红烧肉熬一
堆白菜萝卜土豆加大碗土烧的味道。

再后来，不允许公款吃喝了，老插
队、老同学之间这样的饭局也就随风而
逝。其实，以各家现在的生活条件，以
比当年插队“打牙祭”更短的周期轮流
花私款做一回东，完全没有问题，问题
是还会不会有当年的情分和兴致。

曾几何时，公款吃喝风起云涌，
席间，雍容端庄者有之，谈笑风生者
有之，大呼小叫者有之，一个个面如
重枣，气若长虹，或称兄道弟，或勾
肩搭背，此席未罢，已约好下席，争
相做东，慷而慨之，豪情万丈，和气
一团。而今，如此盛况至少在公开场
合难得见到。先秦法家慎到在《慎子·

内篇》 有言：“家富则疏族聚，家贫则兄弟离”，
或可改作“有公款饭局则疏族聚，没公款饭局则
兄弟离”。

又想起唐孟郊的《伤时》：“有财有势即相识，无
财无势同路人。因知世事皆如此，却向东溪卧白
云。”借之打油：“有吃有喝即相识，无吃无喝同路人。
因知吃喝皆报销，不向东溪卧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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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是迷失在时间里的种族。这种迷失发生在最近的
400年。

我是从事管理学教学长达20多年的人，管理学就是这种
时间迷失的最典型的案例，因为它的基础——效率——就是
对时间的压缩和拉伸，是跟生命和宇宙自然进程本身的对
抗。而在所有对时间的发现中，对未来的发现和追求，更是现
代社会赖以生存的一个基本动力源。一旦有了未来，人类作
为一个群体就有了“希望”。

一
中世纪之前人类也有未来。但这基本上不是当前意义上

的未来。那里讨论的未来，是作为他者的神确立的某种脱离
人类控制的东西。文艺复兴以及随后的科技革命和社会变
革，给人类去除了自主思索时间问题的枷锁。通过对未来意
义的创建，人类定制了发展的观念，相信通过自身努力，人类
可以逐渐地走向更好时代的想法得到确立，以往古典社会中
那种平滑的时间线，就被一种上升的时间线所取代。未来于
是变为一个全新的“应许之地”，这片土地的开发者和利用者
都是人类自身。在这样的概念语境下，人类疯狂地展开了对
自然的探索和掠夺，展开了对时间的种种操作。

现代社会就在这种喘着粗气的奔跑中，彻底改变了周边
的自然、社会与人文环境。文学，如果反映论仍然是一种有效
的文学产生机制的话，自然会在这种喘息中打开新的一页。
波德莱尔的诗歌、巴尔扎克的小说经常被用于谈论现代性与
新时间观念在文学中的展现，这当然是不错的，但人们往往
忽视了那种对时间直接进行操作的文本。

在文学特别是小说领地中，直接操作时间的故事不是新
的发明。瞬间变老或返老还童的故事，早在童话和宗教小说
中就有所出现。然而，这些故事中时间改变本身不是主题，且
缺乏现代社会的基本语境。真正站在现代社会的知识背景下
直面时间的改变，要把时间作为一个宏伟的主题进行操纵的
作家，是英国作家威尔斯。1895 年，威尔斯的《时间机器》问
世。小说直接依靠第四维时空理论，采用机械方式，把人类推
送到80万年之后的共产主义，一种社会学的人类末端和亿万
年之后的终端海滩，一种生命彻底消失的自然世界的末端。

威尔斯是一个时间节点。在他之后，科幻文学彻底地出
现并站立到文学领地的一个角落，而在社会学领域，未来学
也由此发生。无论是科幻文学还是未来学都把时间当成一个
最重要的主题。

波兰学者 Pawel Frelik 认为，19 世纪后半叶的科幻文学
能反映出西方社会时间知觉的一系列变化。我宁愿使用“表
征”而不用“知觉”，因为表征是明显的主体主动参与。沿着
Frelik的思路继续分析，会发现 20世纪之后科幻作家的时间
表征方式发生过一系列群体性的改变。具体来讲，在20世纪
前半叶，时间表征的过程带有一定程度的科学主义观念。相
信这点在阿西莫夫的《基地》、海因莱茵的“未来历史”系列中
都有表现。而20世纪后半叶，时间表征由进步主义转移到回
溯未来学。大抵是因为科学和进步中发生的种种问题，导致
了作家对科学和进步本身的怀疑和停步。回溯未来学让他们
放弃了独立的身份，也躲避了当前的境况的原因。这里所指
的回溯未来学，是指那些使故事的设计回到上半叶，或以上
半叶的设计为基础继续向前推演。蒸汽朋克，可以作为回溯
未来学的典型故事类型。进入新世纪之后，科幻小说中的时
间表征的群体变革在于更加集中到奇点未来性的书写。所谓
奇点本来类似数学和物理学的终极点或转折点的概念。但这
里所用的奇点，是一种科技发展导致的技术或社会时段必然
终结。奇点是一个终结点，同时也可能是一个翻转点，一个新
的开始点。从信息技术、纳米技术和制造业的发展、从生物技
术的发展看，当前路径的终结点——奇点，正在不远的未来
显现着。人类能否能度过这个终结点，已经成了科幻作家们
关心的主要问题。

二
那么，作为一个生活在非西方社会、很晚才打开思想和

文化大门的这个具有丰富古典思想的东方国度，我们是怎么
通过科幻文学去认知和积累时间观念的？它怎样通过自己的
预置构件并结合西方的思潮进行时间表征的？这种时间表征
是否也反映了中国思想进程中的某种群体性的东西？

中国古代出现最早的时间词汇是“久”。《墨子》中最早出
现了这个词汇。对“久”的持续关注，吸引着中国人的注意力。
家庭的延续、种族的延续，都跟“久”有关。这样，“久”的相关
词束能够把儒家、道家、墨家等的时间关注点都清晰地表达
出来。中国古典思想中另一个对时间的强调流派是兵家。《孙
子兵法》因为涉及到双方对战，因此抢夺瞬时的优势被特别
看重。遗憾的是，中国古典的这些时间观念，基本上都不是体
验性的表述。在这样的“前现代”（用前现代很不恰当，因为中
国问题跟西方问题完全不同，这里只是简单类比）文化背景
下，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去认知、体验、甚至接受西方的时间
思想，要对时间表征作出自己的创新式建构。

回顾过去110年中国科幻小说中时间表征群体倾向的历
史，我简单地将其分成事件积累型、时空转换型、当下逼近型
和回溯未来型四种。

从时间发生上看，晚清科幻小说的时间表征方式主要是

事件积累型和时空转换型。《新中国未来记》，无论你怎么定
位它的属性，应该是一部未来主义作品。梁启超作品的第一
句话，就定位了这部小说对时间操作的雄心。跟所有复古的
小说不同，这种操作是面向未来的。在中国的历史上，还少有
这种对未来的倾情表述。不但如此，梁启超还通过自己对未
来的分时段描述，把预备时代、分治时代、统一时代、殖产时
代、外竞时代和雄飞时代全面展现出来。我以为这样六个时
代的清晰划分，是展示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时间表征方式
的最重要的内容。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将事件堆垒后形成
的时间演进。我相信他是先有这些事件，才开始进行时段分
化，再向分化后的段落赋时间值的。在这个过程中，梁启超尝
试了一种新的、跟过去讨论“久”、讨论瞬间战胜对方所不同
的时间表征方法，这种方法的重要特征是理性分析和逻辑演
化。作者在这里所给出的六个时间节点和威尔斯的两个时间
节点，具有同样的强烈的理论背景，这就是起源于达尔文且
被转义的社会进化论。

梁启超跟威尔斯的小说自然有着巨大的差别。刨除两个
作家对小说的认识的差异，仅仅看他们对时间的表征，就会
发现威尔斯的小说是以人为中心的，个体对时间的感觉，在
时间中行走的体验，对时间所造成的变化的好恶，是作品的
主要内容。而梁启超的小说是以中华民族为中心的，群体的
未来走向、未来发展的时程，是作品的主要着眼点。而通过对
个人体验的聚焦和对社会发展的着重，两个作家各自避开了
他们的文化弱点，发挥了文化优势。事件积累型时间表征，使
中国作家找到了一个操作时间的有效方法。事件积累法其实
是一种历史的撰写方法，而梁启超的发明就是把这种写法推
演到未来，梁启超是中国第一个未来史科幻的创立者。

我把《新中国未来记》《新纪元》这类的作品，作为中国科
幻作品中操作时间的典型代表，最重要的一点还在作者表达

了希望操作时间的强烈愿望。两个作品的开头都提到，崛起
的中国希望将世界通用的公历改变成以孔子诞辰为标志的
中国式纪元。一种想要控制人类时间表征的愿望被明显地透
露出来。而围绕这种历法的改变，中国在全新的世界秩序中
获得了地位。这种方式的创造性，也许是《想象的共同体》一
书的作者尼迪科特·安德森所没有发现的，它是否具有中国
文化的独特性，还需要更多研究以证实。

从晚清到民国的一系列科幻文学中的时间表征是复杂
的。学者王富仁和杨联芬曾经谈到，晚清科幻小说呈现的未
来状况，其实就是当时所看到的西方发达的现实。这在时间
表征的研究中值得特别关注。换言之，中国早期科幻作家（至
今仍然有这类写作产生）会将西方发达地区的当前，通过时
间投射的方式推送到中国的今后。我们可以把这种将当前的
其他国家现状展示为未来的发展预言的小说中的时间表征
方式称为时空转换型。时空转换型时间表征方式也是一种避
开个人体验展现时间的表征方式。它的目标是未来时间，而
操作中的参考物是当前的不同发展水平的社会。作者所依据
的和展示的，仍然是非个体体验的时间状况。

从民国到“文革”结束，中国科幻小说发生了一个碎片化
和当前化的过程。作家不再希望把自己的眼光朝向遥远的未
来。这样，在整个科幻群体中，时间表征的基本方式就是当下
逼近型，即便是明显在技术上要超越很远、需要很长时间才

能达到的未来故事，作家也希望在中间给人一种马上可以实
现的感觉，或者在结尾说，这就是现实。讨论这一时期时间表
征对当下的逼近，要结合整个中国社会的政治状况和社会状
况。而发掘这一时期作品中被伪装的现在，更是科幻研究者
应该投入的一个具有丰富趣味性和学术价值的话题。

进入最近30年，在以往的所有时间表征仍然存在或并行
的状态下，回溯未来型时间表征方式也在中国科幻小说中自
主地出现。这里所说的回溯未来，具有中国特色。第一种典型
的回溯历史科幻小说，是郑文光等进行的“反文革”科幻的尝
试。郑文光在《星星营》等作品中，把科幻的时间点直接放置
到“文革”期间。当科学家发明了进化驱动器而造反派头目盲
目地启动了这种仪器，世界将变成另外一个样子。金涛的《月
光岛》也是“文革”历史科幻。但作者假设了一个不太遥远的
未来。在故事中，“文革”的一切都在重演，但时间是将来式
的。当前，回溯未来型的写作变得更加流行。潘海天等人尝试
的对中国历史的回溯与重构，找回了中国文化中早已失去的
那种天地融通的神秘感与灵性。而王晋康的《外祖父悖论》、
刘慈欣的《三体》等则站在当代物理学的前沿，完全按照相对
论物理学的基本原理操作了时间的移动。刘慈欣的小说特别
值得重视的是有关流失的体验部分已经被提取出来。回溯历
史法的科幻操作中最有价值的是韩松的小说《红色海洋》。这
部作品的构造是一个时间悖论，而其第四部更是把中国的中
期未来跟过往的明朝历史相互对应，未来的时间箭头不再指
向前方，彻底转向后方。

三
时间表征是一个寻找时间、展示新文化的过程。无论

是晚清还是21世纪的当前，中国科幻作家一直在通过作品
探索时间的含义和可能的表达方式。所谓探索，就有可能

失败。梁启超就在小说中计算错了时间。60 年还是 160
年？他的误差整整一个世纪。郑文光也尝试撰写一个共产
主义的未来，但伟人的出现最终打乱了时间的构想。不过
即便失败了，他们也积累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民族文化的新
形式。

其次，时间表征的群体变化，是一种文学的自然演
变，但受到社会因素的强烈影响。晚清社会在大多数知识
分子的头脑中，是一个倡导新思考、呼唤新体制与新纪元
的时代。这是时段出现的事件积累型和时空转换型，良好
地解决了思维走向和寻求榜样的难题。而民国到“文革”
的当下逼近型，则是一系列文学的切身生存困境无法克服
的直接反映。到回溯未来的时代，已经是思想解放和生活
质量相对改善的时代。没有这些解放和改善，就没有回溯
未来的物质与文化基础。

当然，时间表征方式的群体变化，既有中国本土情势
的作用，也受国外思潮的促进，而且这种促进，越到当前
越大。在一个国际化、全球化、网络化的时代，中国科幻
小说中的时间表征会更多地趋近于国际流行的风潮。

研究时间表征既可以探索科幻的独特性，也可探索社
会文化的变迁性。将科幻定位于现代性的文学，且与现代
主义形成一种对抗，是理解科幻独特性的重要方式。在感
受到现代性的强大压力，特别是一些知识分子期望与大众
呈现出差异、等级的时候，科幻作家没有走向形式的变
异，而是大胆地直接引入了造成现代生活变化的影响元
素。在西方，科幻小说不是关于科学的小说，而是关于

“变化的小说”（如阿西莫夫等就持这种观点）。这种变化，
不但考量技术和社会环境，也考量人的心理和生理改变。
到今天，后现代导致的后人类的产生，导致人类躯体和心
灵的彻底改变，科幻几乎成了惟一能够良好反映这一现实
的文学作品。Donna Haraway和N. Katherine Hayles对后人
类的看法，应该是未来文学所必须接纳的内容。在这个意
义上，科幻对主流文学的贡献必将改写文学史。

人类是迷失于时间的种族不是一个贬义的价值判断。
从启蒙以后，人类已经无法逆转地走上了操纵时间的道
路，人类学的基本规律从这一时代开始，就已经把各个民
族带上了时间的车轮。如果文学仍然被认为是社会生活的
一种反映，那么研究文学，特别是科幻文学中的时间表征
就是研究者当前应该完成的有价值的任务。

但文学研究不是简单的工具化地寻找群体生存的方
式，也不是去肯定当前出现的各种表征。文学研究从来都
是针对我们研究者自己的。通过对科幻中时间表征的研
究，我们要打开自己内心深处的封闭，要揭露生活经验的
遮蔽，要像海德格尔所说的去寻找“去了封闭的此在之绽
出的时间性”，要探索古希腊人所说的“原初的或本真的时
间经验”。

想要完成这些任务，科幻研究是最好的行动载体。天
才且英年早逝的科幻作家柳文杨写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个
发明者，他发明出一个与自己一模一样的机器人。但这个
机器人只有半个小时的生命。当一个漫长的人生被浓缩到
只有30分钟，一切就变得非同寻常。他必定要去完成这一
生一定要完成的那个使命，这就是要向研究者——他的原
型一直心仪且不敢表白的异性去表白心迹。30分钟里机器
人跨越了所有物理障碍和心理障碍，当他向那个莫名其妙
的女孩说完最后一句话的时候，他的身体就开始分解。

他完成了怎样的任务？想来大家都会感觉得到。在生
死和爱情的背后，深深地雕刻着时间的印记。科幻小说用
独特的叙事和情节，用客体投射的方式，去除了经验的遮
蔽，让你再不能忽略内心那种深深的、对时间的恐惧与焦
虑。在这个意义上，我引用大家熟悉的文学评论家伊萨布·
哈桑的一句话：将来最重要的文学，恐怕要到科幻小说中去
寻找！

“元宵”本意指时间。正月为元月，古汉
语中“夜”与“宵”意同，由此正月十五称元宵
节，或上元节，因其特点也称灯节。如果说相
邻的春节重在祭祀，不忘根本，那么灯节则恰
恰相反，重在轻松娱乐与欢庆。

灯节之灯有张挂之意，习俗由来已久，始
于汉代，据说由西域传来。明代刘侗有过专
门考证，“张灯之始也，汉祀太乙”。张灯最初
有祭祀的意思，从黄昏点到天明，后来含意有
了变化。正月十五张灯在初唐，景云二年，时
在正月望日，正是太阳与月亮对面相望之日，
睿宗皇帝登上京师安福门赏灯。此时，安福
门外搭建起 20 丈高的灯轮，点燃千万盏灯，
有如花树。那天皇帝非常高兴，把众嫔也叫
来，手拉手一起唱歌跳舞，与文武百官一同狂
欢，“一夜方罢”。那种与民同乐的壮观场面
可以想见。

此后，灯节规模不断扩大。他的儿子唐
玄宗李隆基继位，把十五前后各增加一夜，成
为3夜。北宋乾德五年，宋太祖下诏书：朝廷
无事，年谷屡登，上元可增十七、十八两夜。
看来要让灯节寓意国家的安定富足。南宋理
宗淳佑三年，灯节又增为 6 夜，自元月十三
起，“巷陌桥道，皆编竹张灯”，家家挂起灯
笼。明太祖朱元璋建都南京，“放灯十日”，永
乐七年，下令赐文武百官放假10日。朱棣迁
都京城，依旧从初八直至十七，不过百官只放
假5日。清代，灯节缩短了，从十三到十六或
十七。不论长短，灯节的中心还是十五，那夜
称为“正灯”。

有了灯节便有了灯市。灯与市是两个概
念：灯指张灯，从晚挂到早；市指市场，从早开
到晚。明代灯市同在一处，从东华门向东绵
延二里。各种物品摆放在“东安门外迤北大
街”，所以那个位置叫灯市口。到了清代，灯
与市分开，市场移到琉璃厂，张挂灯的地点改
在前门和地安门一带。清初“悬灯胜处，则正
阳门之东月城下、打磨厂、西河沿、廊房巷、大
栅栏为最”。清末，“六街之灯以东四牌楼及
地安门为最盛，工部次之，兵部又次之，他处
皆不及也。若东安门、新街口、西四牌楼亦稍
有可观”。民国时，“正月之灯向集于前门内
之六部，曰六部灯，以工部为最……灯市旧集
于东、西四牌楼，后始移廊房头条”。作者时
代不同，能看出地点与规模也有变化。

市场热闹非凡，商贾云集，带来全国各地
的商品，“三代八朝之骨董，五等四民之服用
物”，吃穿用玩一应俱全。仅食品一项，塞外
之黄鼠，江南之密罗柑，西山之苹果、软子石
榴、水下活虾之类，五台之天花羊肚菜，东海
之石花海白菜，辽东之松子，苏北之黄花，江
南蒿笋、糟笋、香蕈，武当之鹰嘴笋、黄精、黑
精，以及本地的烧鹅鸡鸭，又有海参、鳆鱼、肥
鸡、鲨鱼筋、猪蹄筋共汇一处。天南地北的珍
品不可胜计，丰富充足可见一斑。

清代的琉璃厂也是百货云集，从初三开
始直到十七，游人如织，东琉璃厂的火神庙更
是摩肩接踵，热闹非凡，去那里购物游玩叫

“逛厂”。而“逛厂甸”是现代的事了，市场扩
大至南新华街。记得“文革”前，初一初二，厂
甸的商家才摆摊上货，人们也多是拜年串门
儿。初三以后，来逛厂甸的人才逐渐多起来。

黄昏以后，便进入灯的世界。华灯初放，
街上挂着各式各样观赏灯，名目繁多，有纸
灯、玻璃灯、牛角灯、走马灯、宫灯。多的还是
五色纱绢灯，大小方圆形状各异，绘画上古今
故事。灵巧匠人把冰镂空做成冰灯，栽种麦
苗做成各种人物，极为形象有创意。街头也
摆着出售的各色彩灯，灯名不一，价钱有别，
贵的能至“千金”。明代还真有为买一灯而耗
尽“平生家计”的事，可见精巧程度。各家也
挂灯，有钱人家要在门、井、灶等处挂108盏，
燃4个晚上。没钱的只能少挂或不挂。

观灯之外，还有各种娱乐表演：走高跷

的、跑旱船的、舞刀弄棒的、舞龙灯的往来穿
梭如流，热闹非凡。各种杂耍表演着“队舞、
细舞、筒子、筋斗、蹬坛、蹬梯”。吹鼓手奏出

“橘律阳、撼东山、海青”。丝弦器乐也弹出
“套数、小曲、数落、打碟子”等各种曲目。表
演还有故事情节，“百戏之雅驯者，莫如南十
番”，装扮成大头和尚的更是饶有风趣。另外
还有盘杠子、跑竹马、敲太平神鼓等诸多节
目。

空中燃放着烟火，竞巧争奇，有声的叫响
炮，能上天的叫起火，能起又连响的叫三级
浪。还有多种名目：烟火杆子、线穿牡丹、水
浇莲、长明塔、金盘落月、葡萄架、盒子、花盆、
二踢脚、飞天十响、五鬼闹判儿、八角子、炮打
襄阳城、匣炮、天地灯、霸王鞭、竹节花、泥筒
花、金盆捞月、叠落金钱、大梨花、千丈菊等，
种类纷繁。这些花炮当然多是“富室豪门，争
相购买”。小型烟花有只在地上喷花盘旋的
地老鼠，在水中燃放的水老鼠，小孩儿玩的小
黄烟。街头还有推车挑担在叫卖：“滴滴金，
梨花香，买到家中哄姑娘。”有些花炮十几年
前还能看到，直到近几年，孩子们还在放“滴
滴金”。

平日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姑娘媳妇，
灯节期间可以外出了。于是灯节之中多了不

少与妇女相关的民俗内容。正灯日要逛灯，
十六日还要“走桥摸钉”，妇女群游夜行，
祈福免灾。外出行走可以去病健身，叫“走
百病”。但凡有桥之处，三五成群而过，可
以长寿，俗称“走桥”，取“度厄”之意。
高士奇有 《灯市竹枝词》：“夜深结伴前门
过，消病春风去走桥。”然后再去摸门上的
钉，正阳门中洞前居多，逛灯时顺便。摸钉
可以走好运。

宫廷贵妇也要出来逛灯，自古有之。唐
代李商隐眼中：“月色灯光满帝都，香车宝
辇隘通衢。”辛弃疾看到“宝马雕车香满
路”。清代也如是，“王孙贵客，士女儿童，
倾城出游，谓之逛灯。车马塞途，几无寸
隙”；“五夜笙歌，六街轿马，香车锦辔，争
看士女游春”。盛大的场面，本身就是一
景，少不得围观之众。

从春节至灯节期间，贵妇多有一饰物，
用乌金纸剪成，再用“猪鬃尖分披片纸贴
之，或五或七，下缚一处，以针作柄”，如
簪子插或戴在头上，叫做“闹蛾儿”。不由
得想起了名句“蛾儿雪柳黄金缕”。一些宋
词的选本笼统说成女人饰物，没有“蛾儿”
的确切解释，而清人于敏中又明确说明“此
古之遗俗也”，已成习俗，时间不会短暂。
唐代规制，立春这天，民间剪彩为“春
幡”，插在头上。到了明代则用乌金纸画上
彩绘，称为“闹蛾儿”。妇女都有“头戴闹
蛾，乃乌金纸裁成”的记述。看来南宋辛弃
疾的“蛾儿”应指此物。

有了全民的参与，场面怎能不热烈。南
宋时，灯市的中心扎盖起鳌形的高台。皇帝
到宣德门楼上观赏鳌山。鳌山高灯，长 16
丈，阔265步，中间有两条鳌柱。明代京城也
搭起“鳌山灯、扎烟火”。皇帝赏灯时还放起
大型花炮。清代街上还有一项目：用泥塑成
一判官形，称为“火判”，腹中是个大火炉，可
装几百斤煤，晚上看时，遍体通红，五官冒烟
喷火，好看新奇。

灯节上，热闹场面令人眼花缭乱：向上
看，皓月之下，火树银花，光彩照人；空气中，弥
漫着鼓乐笙歌；街头上，车马喧阗，人头攒动，
欢声笑语，举国欢庆的景象可想而知。表演
的、逛灯的、观景的欢天喜地，都会在这欢快
的节日里，把一年的情绪全部宣泄出来。真
一个“闹元宵”。

有了妇女的出行，这个节日便引出了诸
多故事，使得文人墨客写出不朽的佳作，古典
名著中多能读到。耳熟能详的诗词中，欧阳
修的“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
头，人约黄昏后”平易直白，辛弃疾的“众里寻
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则含蓄，给人无穷的想象与回味。常有人在
灯节上相遇相识相约，因此有人觉得，之中的
意味更近于西方的情人节。


